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死亡遊戲







作者：魔免速度



《冰戀書櫃》



彩軒睜開朦朧的眼睛，發現自己被綁在椅子上，一時感到莫名其妙，要知道自己昨晚還在學校圖書館苦讀。



剛上大一的她還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。



所幸捆住手腕的繩子後面似乎故意有一把鋒利的刀插在椅背上。



彩軒麻利地割斷繩子，解開了束縛。



彩軒重新觀察了周圍，狹小的房間只有一套桌椅，桌子上放了一張紙，紙上畫了箭頭，引導彩軒出去。



箭頭指向房間的門，彩軒靜止走去，打開了門，迎接她的是燈火璀璨的大廳和三個年輕貌美的女孩。



最左面站著一個女孩，看起來孤零零的，梳著短髮，穿著也很平常；另外兩個不知道在交談什麼，一個梳著馬尾的女孩似乎最為年長，身旁的女孩梳著黃棕色的長髮，點著根香煙，穿著高跟皮鞋。



「您好，我叫佳雲。」



梳馬尾的女孩友好的向彩軒介紹著自己。



佳雲身旁的女孩扔掉了還有半截的煙，用鞋跟狠踩了一腳。



「叫老娘蕾佳娜吧，我討厭我的中文名字。對了，那個女孩，你叫什麼？」



蕾佳娜詢問著，但語氣中卻有一種厭惡，似乎是對所有人的厭惡，而且蕾佳娜並不老，不知道為什麼要稱自己「老娘」。



女孩默默地站起身，仍舊一言不發。



「該不會轉過來還是長髮吧。」蕾佳娜仍舊惡毒的說。



女孩緩緩轉過身子，露出了清秀稚嫩的臉龐：「我叫米卉，叫我卉兒就行了。」



米卉支支吾吾的講道。



「李惠，這麼土的名字。」



蕾佳娜只聽發音沒有細問，就蹦出令人厭惡的詞語，彩軒和佳雲都露出鄙夷的眼神盯著她。



氣氛一時間陷入了尷尬，但在房間的角落裡，一個不起眼的喇叭發出了聲響打破了這一抹平靜。



喇叭裡發出了機械人一樣奇怪的聲音：「歡迎四位美女來到死亡遊戲，你們可以叫我執法官。」



「你到底想幹嘛！為什麼把我捉到這裡！」



蕾佳娜憤怒的吼道。



執法官似乎能夠瞭解所有人的動作和語言：「請你們來到這裡是幫助我完成一個試驗，你們四人當中的勝利者可以許下一個願望，我一定會幫助她實現。」



「我不想要願望，放我們走可以麼？」



米卉紅著眼圈，提出了問題。



「遊戲一旦開始無法停下，你們只能前進，因為如果在八個小時內無法逃離，你們將會永遠困在這裡，永遠……」



廣播的聲音戛然而止，令眾人摸不著頭腦。



米卉和佳雲都建議不要前進，是個圈套，彩軒默默地站在一旁，只有蕾佳娜硬要前行。



三個女孩陷入了爭論，喋喋不休。



「遊戲開始。」



喇叭仍舊發出了機械音，一字一句的說，與此同時一扇大門也漸漸開啟。



「我認為我們無論如何也要前進。」



一直不語的彩軒發話了。



「第一，我們根本不知道所謂的執法官是誰，或許他可能只是一個變態，但既然是變態，就有隨時殺死我們的準備；第二，我們不知道遊戲是什麼，時間有多長，如果時間到了八個小時，我們很可能會葬身這裡……」



「彩軒，你說的有道理。」



佳雲第一個支持了彩軒。



「我早就說改上了。」



蕾佳娜也露出了笑容。



四人中三人認為前進，米卉自然不敢在爭論，隨著佳雲走進了大門。



進入大門便是又窄又黑的一條通道，似乎望不到遠處，只有兩側牆壁上閃著微弱的燈光。



「知識問答，在你們前方有四塊磚，從左往右依次是A、B、C、D，你們需要回答十道綜合問題，選出正確答案並站在磚上，如果答錯三回則遊戲失敗，你們將會永遠困在這裡。」



細心的佳雲看見了門後的提示。



「第一題。」



令人憎惡的機械聲再次響起。



「戰國時期哪個國家完成了統一，A：秦國；B：韓國；C：楚國；D：齊國。請作答。」



對於剛剛高考完的文科生彩軒，十道題目簡直是小菜一碟，除了一道物理的實驗題外其餘全部答對。



「你真厲害啊！」



三人發出讚歎，彩軒只是搖搖手，示意大家繼續前進。



終於來到了過關大門前，蕾佳娜和佳雲擊掌祝賀，之前的不愉快似乎煙消雲散。



大門前刻著三個手掌，和一段話：「四人之中只有三人可以參加下面的遊戲，需要有一個人失去生命特徵方可前進，否則你們將會永遠困在這裡。」



「什麼？讓我們犧牲一個人？」



佳雲首先表示了不滿。



彩軒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：「或許還有別的路。」



這時，身旁亮起了光，原來是米卉打開了大門旁的一扇小門。



但無功的同時還給眾人一種恐慌，小門裡是一個小屋，裡面只有一張床、一個床頭櫃、一把椅子，屋子的房頂上有一個鐵環，而讓四人驚慌的是床頭櫃上竟然放著一條白綾。



「難道真的沒有辦法了麼……我才16歲……我還不想死……我……」



米卉看到白綾似乎絕望了，開始哭泣。



蕾佳娜很快看出了大家的恐慌。



「既然大家都不想死，也不想互相打架，那我們就換一種方法。剪刀石頭布，輸的人脫一件衣服，如果誰只剩下內衣，那麼她就用白綾上吊自殺，其它人繼續前進。」



「那好吧，可是……」



佳雲雖然同意，但仍舊害怕自己會不會先輸掉。



「其實沒關係的，死了的人就算是助人為樂了。」



蕾佳娜勸道。



事實擺在四人面前，想要拒絕顯然是不可能的，因為拒絕了就代表自己要為了其她三人而犧牲自己。



「剪刀石頭布。」



四個女孩坐在床上猜著拳。



「我輸了，我先脫。」



蕾佳娜脫下了紅色皮衣，露出了性感的黑色內衣。



其實這個遊戲對蕾佳娜很不公平，四人中就數她穿的最少。



「這輪我輸了，願賭服輸。」



彩軒也脫下了牛仔褲。



幾輪過後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米卉，只剩下了粉紅色的內衣和內褲，還有一雙帆布鞋。



「米卉，你輸了。」



蕾佳娜只剩一條超短裙，黑絲都已經脫下來仍在一旁，光腳穿著高跟皮鞋。



「再給她一次機會吧，她還有帆布鞋和襪子。」佳雲勸道。



「如果這樣我也加一條命，我也有鞋。剪刀石頭布。」



蕾佳娜繼續進行了遊戲。



米卉又輸了，她顫抖的脫下帆布鞋，露出了雪白的棉襪，棉襪裡裹住了小巧玲瓏的腳丫。



然而，幸運女神沒有眷顧米卉，在她拼掉彩軒、佳雲只剩下一件外套、蕾佳娜只剩下一雙高跟皮鞋的時候，米卉失去了自己「活」的權利。



「要不我們把內衣算上吧，大家都是女生。」佳雲仍舊勸說。



「如果你想被角落裡的攝影頭照到，你可以試一試。」



蕾佳娜指了指牆頂。



「米卉，你自己來還是我幫你。」



蕾佳娜一邊說一邊拿起了白綾。



佳雲和彩軒走出房間，明白米卉的命運，並且自己無論如何也無法改變，要想米卉活下去，除非自己為她死。



顯然二者都不這樣想。



隨著二人走出房間，門也關上了，蕾佳娜把門內外分成了兩個世界。



「彩軒，你是第一大學的學生吧？」



佳雲打破了門外恐怖而又悲傷的氣氛。



「佳雲姐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

「很簡單，我看了你外套上的校徽，其實我跟你是校友呢，整整高你四屆，去年剛剛畢業。」



「原來是這樣啊。」



兩人強顏歡笑地聊著，在這種環境下很難讓人精神放鬆。



相反，在門內就像是經歷過暴風雨一般。



「我不想死……不想死……」



米卉坐在床頭慟哭！



「我才16歲……我不想死……」



「別他媽哭了，唧唧歪歪地煩不煩！願賭服輸你聽沒聽說過！如果是老娘輸了，老娘二話不說就把自己吊死！」



蕾佳娜咒罵著，但米卉並不回應。



「啪！」



蕾佳娜抽了米卉一巴掌，但米卉哭的更傷心了。



「算了算了，怕了你了。來，聽姐姐說，我們被抓到這裡無非是早死晚死的區別，每個人都不願意自己的生命逝去，可是現在我們就站在地獄的邊緣。



沒有人可以逃出去的，因為那個叫執法官的傻逼知道，我們出去他絕對會被逮捕。你先一步解脫反而更好，鬼知道後面有什麼骯髒的死法等著我們。都知道妹妹你小，才把全屍的機會留給你，你要是不敢，姐姐幫你，如何？」



「真的麼？」



「當然是真的，這種事情笨蛋才會不知道從而按照那傻逼的話做。」



「那，我能寫一封遺書麼。」



米卉同意了。



「如果真的有人出去的話，我不想讓父母一直……」



米卉眼圈又紅了，蕾佳娜便緊緊地抱住了她。



「姐姐早晚會來陪你，等著哦。」



蕾佳娜默默地看著米卉寫好了遺書，同時幫助米卉把白綾打在鐵環上，在下方擺好椅子。



「我寫完了。」



「真棒，我就不打擾你了。」



「我害怕，你看著我好不好？」



「沒問題。」



米卉赤裸的雙足踏上椅子，粉紅色內衣包裹住的酥胸上下顫了顫。



米卉輕輕地挽起白綾，踮起腳尖，套上自己的玉頸。



米卉鬆開手，梳了梳自己的秀髮，然後輕輕放在兩側。



米卉把玉足緩緩移到椅子邊緣，沒有踢掉，而是把腳一先一後的邁了出去。



蕾佳娜則配合的把椅子移到一旁。



米卉原本垂下的手卻慢慢上移，握住了脖子上的白綾，秀足一前一後的在空中蕩漾。



米卉原本蒼白的臉漸漸泛紅，美麗的雙眸不願意閉上，配上逐漸從嘴中伸出的舌尖，顯得可愛極了，如果不是白綾的幫助，米卉並沒有那麼漂亮的容顏，或許她天生就是白綾上的美人。



米卉把雙手從脖子上放下，先是在雙乳上方撫摸，然後又垂到空中。



一雙玉手的五指分開，不停地抖動。



玉足呢？早就帶動著小腿開始亂踢，但周圍空空如也，只剩下空氣，卻進入不了米卉的身體。



米卉的屁股左右抖了幾下，一股尿從粉色內褲中尿了出來，染濕了整個褲子，從大腿滴落到小腿，再到玉足，再到腳趾，最後伴隨著垂下的腳，滴向地面。



米卉的身體最後一起向下抽搐了幾下，便不再動了。



米卉的兩頰的紅潤仍舊保持在臉上，粉色的舌尖吐出嘴外，上方的牙齒潔白如玉。



眼睛仍然沒有閉上，但大部分都變成了白色。



已經變成屍體的米卉由於掙扎時的慣性在白綾上搖曳。



「有一位參賽者的生命體征已消失，大門開啟，剩下的參賽者請繼續前進。」



機械的聲音再次響起，彩軒和佳雲立即走了進去，蕾佳娜也一陣小跑，高跟鞋發出了「蹬蹬蹬蹬」的聲音。



伴隨著蕾佳娜的跑入，大門瞬間關閉。



「百米衝刺，你們面前有兩百米的長廊，十秒鐘後你們身後的磚會一塊一塊的落下。比賽開始——十……九……」



「大家快跑。」



佳雲發出了命令，三個女孩使出了全身的力氣，奮力跑向終點。



佳雲和彩軒穿的都是平底鞋，跑的很快，一會兒就到了終點。



相反是蕾佳娜，高跟鞋跑的太慢，眼看後面的磚一塊塊落下，露出了一把把鋒利的刀，掉下去必死無疑。



當最後一塊磚掉下時，蕾佳娜邁向了終點。



終點的大門前仍然刻著話：「三人之中只有兩人可以參加下面的遊戲，需要有一個人失去生命特徵方可前進，否則你們將會永遠困在這裡。」



佳雲無奈的笑了笑，向牆邊摸去，果然還有一扇門。



門內與剛剛米卉死的房間樣式相同，只是沒有白綾，而是早就掛在鐵環上的絞索。



「我們還要繼續麼？」



佳雲問道，由於剛剛跑完步，佳雲脫掉了兜風礙事的外衣露出了青色的內衣。



蕾佳娜則早早坐在了床上，脫下高跟鞋，揉捏自己的秀足：「疼死老娘了，高跟鞋跑步這麼疼！我們當然要繼續，不然怎麼決定誰應該前進。」



「可是我們都沒什麼衣服可以脫了，不如手心手背，三個人一定會有一個人孤立，孤立的人死，如何？」



佳雲提出建議。



大家都同意了。



佳雲偷偷走到蕾佳娜身旁：「咱們倆一直出手背。」



蕾佳娜也悄悄點了頭，表示同意。



「手心手背！」



「不可能，佳雲你不是說好的麼！」



佳雲和彩軒出了手心，那麼就剩下蕾佳娜出手背，顯然蕾佳娜輸了。



「沒錯，我騙了你，米卉死的時候，你把我和彩軒關在外面，我就同她商量好了。」佳雲解釋道。



「算了算了，老娘無所謂，你們要加油哦！別讓我白死。」



蕾佳娜甜甜地笑了，態度與米卉相比十分反常。



「你們快出去啊，難道看我吐著舌頭吊在那裡，嚇得你們半死？」



佳雲和彩軒相繼走出了屋子，把門輕輕的關上。



蕾佳娜平躺在床上，用雙手撫摸自己的美腿，玉足上面塗著粉紅色的指甲油。



躺了一會兒，蕾佳娜便光腳踩在了地板上，把椅子搬到了絞索下方，站了上去。



蕾佳娜的胸圍顯然要比米卉大一圈，柔軟的小腹和修長的身材火辣而又性感。



蕾佳娜挽起秀髮把絞索套在自己脖頸之上，微微的窒息感進入了蕾佳娜的身體，她開始撫摸自己的全身，還對著隱藏在角落裡的攝影機笑了笑。



蕾佳娜用腳趾勾住椅子邊，奮力一蹬，一下踢得老遠。



聽到椅子倒地的聲音，佳雲也忍不住眼淚，哭了出來：「是我害了她，這場遊戲其實是不公平的。」



隨著椅子離開赤足，蕾佳娜的身體支點完全陷入了絞索，剛剛懸在空中的赤足開始飛快的前後蹬踢，有兩條紅色的弧在空中劃著。



蕾佳娜用雙手撫摸著自己傲人的雙乳，窒息的強烈快感使她感到乳房很脹，尤其被內衣頂的難受。



「如果當時裸吊就好了。」



蕾佳娜這樣想著，喉嚨裡不由自主的發出微小的「啊……啊」的嬌喘。



蕾佳娜的眼睛半閉著，似乎在享受死亡的樂趣。



銷魂的香舌吐出蕾佳娜的嘴外，上面還掛著一絲唾液。



蕾佳娜對唾液從嘴中留下的唾液並不感到厭惡，因為在她的私處已經濕了一片，可能是愛液吧。



同時，尿液也被絞索絞了出來，蕾佳娜嘴角露出了一抹微笑，印襯在已經開始發紫的臉上。



尿液順著赤足滴落到地上，蕾佳娜的掙扎也不在激烈。



兩條小腿不斷的抖動和抽搐，把殘留在腳趾上的尿液濺得到處都是。



蕾佳娜的手已經沒有力氣在胸部自慰了，無力的垂在身體兩側，手指不時蜷曲，然後伸展。



蕾佳娜在窒息帶來的高潮中無法自拔，她漸漸感到周圍開始慢慢黑暗，全身開始一起不時抽搐，沒一會兒就不再動了。



蕾佳娜的腿分開的很大，像是需要一個男人來緩解寂寞。



玉足半垂向地面，粉紅色的指甲上還有液滴，整個腳也是濕濕的。



這並不奇怪，因為地上的液體更多。



蕾佳娜的胸罩由於掙扎已經從肩部滑下，幾乎露出了全部的乳房，而在乳房上面也有些液體滴在上面。



蕾佳娜的嘴仍舊在微笑，只是臉還是發紫，幸虧舌頭吐了出來，不然還真是怪嚇人的。



「有一位參賽者的生命體征已消失，大門開啟，剩下的參賽者請繼續前進。」



佳雲哭得更傷心了，但這也沒有辦法，她與雙方都商量好了，無論自己出手心還是手背，都會有一個人死。



彩軒為佳雲擦掉眼淚，一起走進開啟的大門。



「死亡決戰，恭喜二位來到最後場所。」



迎接彩軒和佳雲的是一片稍微寬闊的房間，兩側有兩方木桌，木桌上分別擺放著兩條絲巾，在中間的位置上方，仍舊有一個鐵環。



「你們將在這裡進行決鬥，兩人之中只能有一人贏得遊戲。現在距離遊戲結束還有兩個小時三十分鐘。」



執法官還沒說完，彩軒就偷偷拿起一條絲巾。



但彩軒並沒有對佳雲下手，而是在自己的脖子上繫緊，打了個活結。



「彩軒，你這是幹什麼？」



「姐，你出去吧，用絲巾勒死我。」



彩軒邊說邊把另一側的絲巾拾起，撕碎。



佳雲走到彩軒面前，雙手握住了彩軒脖子上的絲巾。



而彩軒也順從的閉上眼。



佳雲沒有將絲巾勒緊，反而幫彩軒解開了活結。



「姐……」



彩軒哽咽了。



「要死的人是我，蕾佳娜是我害死的，我不想再害死你。既然你叫我姐，就聽姐姐的一句話，好麼？」



佳雲的眼睛也紅潤了。



佳雲搬來桌子，扶著彩軒站了上去，把絲巾繫在鐵環上，挽上一個環。



彩軒沒有勸阻，她也不知道怎麼勸阻，只能任憑佳雲上吊自殺。



「彩軒，能不能把你鞋上的鞋帶解下來借給我？我怕掙扎太大……」



「好吧……」



彩軒剩下的只有哭和答應。



佳雲脫下鞋，露出一雙秀麗的裸足，用一條鞋帶在自己的腳腕上繞了兩圈，繫了死結，死死勒住腳腕，限制秀足的活動。



佳雲一點一點的挪動到絲巾打成的環下，踮起腳，用雙手套在自己的玉頸上，在耳朵後面卡住。



把自己的雙手背在身後。



「彩軒幫我捆下手腕，謝謝。」



彩軒顫抖著，幫佳雲捆住雙手。



佳雲撐了撐，很緊。



佳雲的玉足繼續一點一點地挪動到木桌邊緣，身體已經有些傾斜了。



佳雲望著蹲在角落裡哭泣的彩軒，反而笑了：「彩軒，再見。」



佳雲說完以後，踩在桌子邊上的一半腳掌踢倒了支撐的木桌。



剛開始的時候，佳雲的秀足由於被捆住，只是一左一右的點動著，纖纖玉手五指伸開，用手背拍打自己的屁股。



絲巾質地輕柔，很有彈性，沒一會兒，原本距離地面很遠的腳趾，就快要貼近了。



眼看佳雲的玉足就要觸碰到地面，但絲巾的伸展卻戛然而止。



佳雲的掙扎一瞬間激烈了起來，兩腿猛地一起向後蹬，彎曲成九十度，緊接又突然蹬直。



佳雲感到自己的胸腔很悶，透不過氣，脖子被絲巾裹住，勒的難受，而雙手被死死捆住，一直想要解開絲巾但無法從赤裸的腰間繞到前方來。



窒息的痛苦只好讓佳雲用指甲嵌在肉裡，按出了十道彎彎的印記。



佳雲的臉色十分蒼白，看不見一絲血色。



絲巾把佳雲的嘴絞的大大的，因為佳雲太渴望空氣了，只是舌頭還未吐出嘴外。



眼睛直直的看向門，盯著大門的鎖——彩軒唯一逃出的門。



伴隨著對彩軒的期盼，佳雲感到周圍漸漸昏暗，她似乎聽見了鎖開啟的聲音，情願嚥下了最後一口氣，沉入黑暗之中。



意識消散的佳雲的腿最後一次在空中抖動了一下，玉足在空中一起輕點了幾下就不再動了。



雙手也貼在屁股上，半蜷著手指。



佳雲的失禁很少，才把內褲浸濕，沒有流到腿上，艷屍才顯得乾淨。



佳雲已經閉上了雙眼，嘴巴也沒有張開那麼大了，舌尖剛剛吐過薄薄的嘴唇，被牙齒輕咬著。



唯一可惜的是佳雲的臉，似乎更白了。



「有一位參賽者的生命體征已消失，大門開啟，最後一名參賽者獲得遊戲勝利。」



彩軒沒有去看佳雲的艷屍，而是轉身跑進了門中，在她心中有一件更為重要的事。



迎接彩軒的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，金燦燦的。



角落上的喇叭發出熟悉的機械音：「恭喜你成為了四人中唯一的獲勝者，你可以說出你的願望。」



「我只求一死。」



彩軒的回答驚呆了執法官，半響喇叭中才發出聲音：「你真奇怪，別人都希望回家，你為何求死，你剛剛才從死亡的邊緣邁出來啊？」



「這很簡單，你知道自己隱藏了聲音，這樣警察就找不到你，所以你可以大膽的殺人，放勝利者走。



而我的願望是讓死去的人復活或者讓你得到應有的懲罰，但我出去找警察根本沒用，人死也不可能復生。



與其她們不能活過來看我，不如我死去看她們。再者說你也很希望我死吧，這樣你還少了些搬家的麻煩。」



「好吧，我尊重你的決定，你可以原路返回，在遊戲開始時的大廳上或許有你自縊的地方。」



機械聲音再次停住，再也沒有發出一絲一毫聲響。



彩軒眼中噙著淚水，轉身跑回了出口。



佳雲冰涼的屍體仍舊掛在絲巾上，彩軒蹲下身子，幫佳雲解開腳腕和手腕上的鞋帶。



佳雲的腳只是微微分開一點，手卻一下滑倒身子兩側。



沿著窄道繼續返回，蕾佳娜全身直直的吊在絞索上，臉仍然紫紅。



整個房間充滿騷氣，蕾佳娜的玉足和粉紅色的指甲還是潮濕的。



再往前，彩軒看見了米卉，房間裡除了淡淡的騷味還有香氣，彩軒只覺得吊在白綾上的米卉，好美。



彩軒走到最初的大廳，正上方的吊燈看起來是一個好地方。



彩軒搬來一把椅子放在吊燈下，把兩條鞋帶繫在一起。



沒有鞋帶的帆布鞋穿著很鬆，即使吊上去也會踢下來。



於是彩軒輕輕一抖秀足就甩走了鞋，露出玉足站上了椅子。



彩軒把鞋帶在吊燈上繞了兩圈，打了個死結，再繞自己的玉頸上。



多餘的部分同自己的秀髮一起垂向地面。



彩軒閉上眼，佳雲、蕾佳娜、米卉，三個人依稀呈現在腦海，淚水再次充滿了彩軒的眼。



彩軒順勢把秀足一蹬，椅子隨聲倒地，彩軒的玉足懸了空，開始四處飛踢。



彩軒的雙腿劈的很大，但只有小腿和雙腳在掙扎。



彩軒的雙手沒有被捆住，所以瘋狂的抓撓著脖子。



白色的帆布鞋帶只是在脖子上轉動一小點，卻讓彩軒感到頸部更加的生疼。



鞋帶是側著的，彩軒的脖子也側向同一側，眼睛盯著左上方，眼淚從眼角流下。



鞋帶很細，彩軒的臉也是通紅的，連同一直被抓撓的脖子，把彩軒的身體分成紅白兩個顏色。



激烈的掙扎讓彩軒感到了疲憊，雙腿緩緩收緊，雙腳仍舊在前後搖擺。



雙手從脖子移動到鎖骨左右，被彩軒輕撫著。



撫摸了一會兒彩軒的雙手就從鎖骨放下，伴隨著全身一起抽搐。



與此同時尿液也在抽搐中射出，被內褲阻擋後順勢流到彩軒的腳丫上。



彩軒頭上的吊燈一直在吱呀吱呀響，但彩軒的世界已經聽不見了，或許她已經追上佳雲的步伐。



燈光映照在彩軒紅色的臉上，向外吐出的舌頭上和渙散的眼睛上。



抽搐和抖動由多變少再到停止，全身無力地垂向地面，尿液從指尖滴下，在地上形成一灘水漬。



大廳的燈光霎時黑暗了，只傳來一遍又一遍的機械聲音：「最後一位參賽者的生命體征已消失，遊戲結束。你們將被永遠困在這裡，永遠……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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